
吴纵笑笑，问：“查岗的？不像嫂
夫人啊？”

“烦！不说了。”
晚上，简又然和几个同学一高

兴，酒就喝得高了。吴纵说：“怎么不
把你那李主任一道带来？”

“她来干什么？我们同学……我们
同学……要她……来……干什么？”

“这倒也是。”
吴纵开车把简又然送回家的时

候，已经是十一点了。办事处的灯还
亮着。简又然一激灵，心里竟然有些
温暖。在北京这样一个人潮涌动的大
都市，还有人深夜在灯下等他。这对
于一个男人不也是一种幸福？

简又然的酒，一激灵竟然醒了。
他让吴纵回家，说：“到了，没事了。”
吴纵说：“真的行？”简又然道：“你看
看，你看看，这还不行吗？”

吴纵一看，确实行。简又然稳稳
地站在那里，说话也明白了，就嘱咐
了几句，开车走了。简又然一个人上
了楼，在五楼的门口，他停了下来。

没有动静？是不
是李雪等得太久睡着
了？简又然“咚咚”地
敲了两下门，门开了，
李雪站在门边上，简
又然问道：“怎么了？
没睡啊？”

李雪往屋里退
了退，简又然看见了
另一个女人，正坐在
灯光下。

“赵妮！”简又然
差一点叫了出来。

接着，简又然看
见灯光下的李雪，头
发散乱着。赵妮也是。
两个人的脸上，都如同结了冰一样，
冷得直让简又然哆嗦。

“你们怎么？怎么？”简又然近乎
绝望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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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跟在杜光辉的后面，最近，

杜光辉书记的情绪很不好。孩子生病
住在医院里，林山矿这边出事了，还
得由他来处理。他几乎是在桐山和省
城之间不断奔跑。来回省城，基本上
都是晚上在车上。杜光辉本来就清瘦
的脸，更清瘦了。

今天早晨，杜光辉一到办公室，
就要求到林山矿来看看。小王说：“那
里如今是一片废墟了，一个人也没
有。”

“我就是要去看看林山矿现在
的样子。”杜光辉坚持着。

小王跟了杜光辉快一年了，对
杜光辉的心情或多或少算是有些了
解了。从林山矿出事后，杜光辉心里
一直窝着火。矿山刚出事，矿主就跑
了。县里对这个事，一开始也是很含

糊的。等到杜光辉赶回县里时，林一
达、琚书怀正组织人对事故进行抢
救。杜光辉建议立即向上面报告。林
一达否定了。林一达说：“虽然是个事
故，但事故也有大小。现在，我们不知
道井下到底有没有人。如果没人，上
报就显得小题大做了。是吧？还是等
抢救结束再说吧。”

杜光辉说：“肯定有人。叶主任
说有三十多。”

“那是矿工们自己说的。谁清
楚？”林一达有些火了。琚书怀却朝杜
光辉望望，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林一达道：“矿山这一块按县委
会议的研究，由光辉同志负责。我没
想到出这么大事啊！这是桐山这么多
年来少有的。要好好总结，认真总结，
分清责任。”

杜光辉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可是，第二天，省城晚报的记者

就到了桐山。这个记者没有到县委，
而是直接到了林山矿。镇里的同志发
现后，人已经走了。这一下子，让林一

达感到了为难。再不
上报，记者先给捅出
来，那就是桐山有意
识的隐瞒不报。

林 一 达 头 疼
着，找到杜光辉。他
想起去年抗雪时，湖
东的铺天盖地的报
道，听说就是省委宣
传部下派挂职的简
又然搞的。既然能搞
正面的宣传，就也能
阻止曝光。杜光辉也
是省委宣传部下来
的 ，这 事 除 了 杜 光
辉，谁还能搞好？何

况杜光辉现在也是桐山的副书记，这
事要是捅大了，他是分管领导，不仅
仅面子上不好过，也是会背处分的。

杜光辉一到林一达办公室，林
一达就将意思说了。杜光辉努力地睁
大了眼睛，道：“这不行！”

“不行？”林一达一惊，朝杜光辉仔
细地望了望，说，“不行？怎么不行？”

“这是隐瞒事实。何况晚报的记
者，我也是说不动的。”杜光辉说着，
就要出去。

林一达喊住了他，走上前来，递
过一支烟：“光辉啊，这事其实呢，是
有点让你为难。我知道你的个性。不
过嘛，这是工作。矿山这一块是你分
管的，当然我仅仅是指防洪这一段。
这件事可大可小。小了，我们妥善处
理好矿工家属的问题，再搞内部整
改。大了，就由不得我们了，上头一追
究，处分你我都是小事哩，整个桐山
经济因此会受到影响。甚至是崩溃
性的影响哪！这个，还是
请光辉书记三思啊！”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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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庭的公司要重新制定一下
关于电子交互白板的二级代理商的
销售策略。跟美国那家厂商已经做
好了协议，允许再拨一笔资金作为销
售广告上面的支持，钱数不少。谢东
庭打算用这笔钱给下面几家二级代
理商就这个商品在他们的店面里布
置个展厅，品牌效益是一定要到位
的。这一天他召集了几家代理商，预
计跟他们商讨一下统一展区的布局
和策划。市场部老周急匆匆地找了
他：“谢总，平威视频技术公司的老总
江平来不了了。”

“噢？怎么？要不单独找日子
约见他？”平威是他们的一个二级代
理商，头一个季度的销量做的还是不
错的。

“唉，您快别说要约见他，不吉
利，他见马克思去了。”

“什么？你说他死了？！”谢东
庭大吃一惊。

“是啊，听说是在美国，还是被
人捅了刀子。”老周
亮亮的秃顶上一层汗
珠子。

“怎么回事？仇
杀？”谢东庭现在关
心的是他压下去的货
和没收上来的钱。

“ 具 体 不 太 清
楚，我是听那边老毕
打过来的电话，不过
他说，他们新的董事
长兼法人代表很快就
会过来，不会影响生
意的。”

“噢，那就好。”
谢东庭做回到自己的办公椅上，“多
盯盯老毕，有什么事情赶紧通知我
们。宁可把货再回调回来，不能亏了
钱。”

这天，匆匆忙忙见了个客户赶
回办公室，秘书就进来告诉他平威的
老毕带着新总裁于总来见他。

“ 噢 ？ 赶 紧 ，赶 紧 让 他 们 进
来。”谢东庭挥了挥手。

老毕和于大寨推门而入。
谢东庭惊得从椅子上一下站了

起来：“大寨？！怎么是你？！”
见到于大寨，谢东庭着实是吃

了一大惊。在他的脑子里，于大寨这
个时候应该正酒足饭饱，坐炕上看美
国新闻呢。却不想怎么也西装领带
一打，人模狗样地出现在了他的面
前。寒暄之后说到正题，两个男人都
收敛起来。谢东庭拿出一些资料，摊
开了一一描述开来。大约讨论了有
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大寨看看没什么
异议，签署了一些文件协议。东庭答
应立刻交财务处理，款子第二天就会
划到平威的账下……

送走于大寨他们，谢东庭的嘴

角突然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现在这个世界，想让一个男人变坏，
实在太容易了。杜琳，你承受得了
吗？

考察了国内的情况后，于大寨
回到原先的那个犹太公司里，递了辞
职信，老板连客气的挽留都没有，只
是淡淡一笑祝他前程似锦。大寨清
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和 E- mail 信箱，
发现肖亦飞刚到国内给自己发的一
个平安邮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
这个女孩子在国内怎么样了。他顺
手回了她一封，告诉她自己也辞了
职，可能会回国发展。

一切都搞定，该交接的都交接
好，该走了，离开的时候却又真的很
感慨，从在美国毕业后找工作就没有
换过地方，连杜琳都说一个公司做时
间久了会变成失败者，现在好了，自
己真的像一个失败者似的卷着铺盖
离开了。

回到国内，安顿下来不久，于大
寨租住的小区内就发
生了一起火灾事故，
有两名老人不幸因没
有能力逃脱而被烧身
亡。别人家的不幸倒
是给了于大寨一个灵
感，他顾不上吃饭，拿
起电话召集老毕：“不
好意思，老毕，耽误你
吃饭的时间了。实在
是突然有了主意，想
跟你探讨一下火灾监
控的可行性。”

“嗯？火灾监控
不算新东西啊。”

“不完全一样啊，没那么专业。
我想开发一款数字视频家居自动监
控系统。”

“于总，我看这东西可行，现在
市场上有一些，但还不多。是个好东
西。技术上我是一点儿不懂。但跑
市场，黑的，白的，我应该还是不成
问题。对了，好像谢东庭的‘腾飞’最近
也在 钻 这 个 市 场 。”

“ 我 知道‘腾飞’在做，刚才
上网查到了资料。没有列出报价，
但从配置情况上看不甚理想，有
点儿高不成低不 就 的 尴 尬 。 既
然 是 家 庭 监 控 系 统 ， 成 本 是 一
定要往下降。老毕啊，明天全体
人员开个大会，市场部赶紧给我去
做些详细的市场需求调查。我要具
体的数据。开发部 要 招 人 ， 再 招
四 五 个 编 程 人 员 。 工 程 部 就 这
个 产 品 设 计 出 整 体 的 解 决 配 套
方 案 。 然 后 到 市 场 上 寻 找 相 应
的 元 器 件 。 总 之 ， 先 把 模 型 搭
起 来 。 越 快 越 好 ， 半 年
内，我就要这个产品能够在
市场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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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大学，去到了表
哥的建筑队学瓦工，表哥让我拜了一位姓
徐的师傅为师。徐师傅四十多岁，他一天
到晚蓬头垢面的，活儿却干得很快很漂亮，
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为他递红砖递沙浆，
但由于我的节奏时常跟不上趟，由此，他对
我通常也没得个好脸色，更不让我动手学
砌墙。

每天中午从工地上下来，徐师傅都会
饿狼般地从工棚里拿出自己的碗筷。他拨
饭的筷子不停地翻动，快得惊人，一碗饭两
分钟都不到就下肚了，然后到灶上又打上
一碗。而我则细嚼慢咽地吃着饭，感觉自
己和绅士一样，但由此却常常吃不饱。

一天，吃饭的时候徐师傅碗里的一块
肉不小心被拨到了地上，而且正掉在一块

干牛粪上。就见他用筷子夹起那块肉，毫
不迟疑地就送进了嘴里。他把肉放进嘴里
后，还用力“吧嗒”了几下，然后转过头，向我
笑了笑，很满足的样子。我感觉胃里的东
西快涌到了嘴边，连忙捂着嘴，跑向了工棚
旁边的一个简易厕所。等我出来，师傅看
了看我，没有说话。

下午再干活时，我不愿再挨近他，仿佛
他浑身的汗味都是牛粪的味道，由此，我递

砖的速度就更慢了。师傅突然停下手中的
活，恼怒地对我说：“看不惯了！我告诉你，
要干这活你就得习惯，当民工可没那么多
穷讲究，最要紧的是得有力气，不吃饭不吃
肉你哪来的力气呀！跟不上我做活就滚一
边去，我可不带你这么个徒弟，不好好读书，
跑这来碍事。”

我满腹委屈地跑去找表哥让他给我换
个师傅，可师傅们像是与徐师傅串通一气

的，谁也不愿带我。徐师傅最后幸灾乐祸
地对我说：“看你那文弱样，不读出书来我估
计你是混不上饭吃的！”

我强忍着悲愤的泪水离开了工地，可
回家除了向父母学种地基本没什么可挣钱
的了。于是在父母的鼓励下我走上了复读
之路。

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时，表哥意外地
捎来了徐师傅送的100块钱喜钱。表哥说：

“你别怪你师傅当初那样对你，在你之前他
还带过一个辍学的徒弟，后来他硬是将人
家撵回学校去了，他这样做是不想看到下
一代人再走他们的老路，这次听说你考上
了大学，你师傅非常开心，还向人炫耀说：他
的徒弟中出了一个大学生！”

那一刻，我禁不住泪湿了衣襟。

儿子将我们拉到他房间，神秘地
说，要请我们欣赏一段精彩的视频。打
开文件夹，从里面找到一段未命名的视
频，点击播放。

画面晃动的很厉害，又是在室内
拍的，光线不太好，所以画面不是很清
晰。

男声：“你不要蛮不讲理！”
女声：“明明是你欺人太甚！”
声音有点耳熟。
男声：“我受够了！”
女声：“我才受够了呢！”
这话好像在哪听过？
男声：“这日子没法过了！”
女声：“不过就不过，谁怕谁啊？！”
儿子将视频暂停下来，画面定格

的是一张有点模糊的男人，脸上的表情
却异常清晰，愤怒写在每一个毛孔上。
这不是我吗？

儿子看看我们，说，这是前几天我
偷偷拍下来的，如果你们感觉有损你们
的光辉形象，我向你们郑重道歉。本来
拍好了就想让你们自己欣赏一下，但那
时候你们不冷静，看了也白看。这几
天，我看你们平静下来了，所以，想请你
们回味回味。

想起来了，这不是前几天，我和妻
子吵架的情景吗？那天，因为家务活的
问题，我和她拌了几句嘴。结婚十几年
了，这样的小吵小闹不知道发生过多少
次了，都快成家常便饭了，我很清楚，其
实它撼动不了我们的婚姻。

我这人脾气不太好，肚子里搁不
下一丁点气，有话就要说，有火就会发，
但是，话说过了，火发过了，也就过了，
从不往心里去。所以，一直以为，夫妻
争吵几句，不过是气头上的话，吵过之
后，哄哄就算了。很少在视频里看见自
己，没想到自己怒气冲天的时候，脾气
这么暴躁，形象这么差劲，简直像个跳
梁小丑。

我让儿子继续放下去。
直面镜头里狂躁的自己，我一次

次羞愧地低下了头。妻子的脸也红到
了耳根。她一定也觉着自己发怒时的
形象不怎么精彩吧。

那天，我们只顾着吵架，完全没有
注意到儿子。儿子小时候，常常扮演调
停的角色，他的哭泣，会很快终止我们
的“战争”。后来，儿子慢慢大了，我们
就很少顾及他的感受了。这一次没想
到他会拿着相机，偷偷把我们的“表演”
给录下来。

放完了，儿子问我，删掉吧？
不！我说留着，让我们可以经常

看看自己的形象。我建议儿子，给它取
个文件名，比如就叫“没完没了的爸爸
妈妈”。

妻子建议，今后我们再吵架的时
候，儿子就去拿照相机，拍下来。

儿子又补加了一条，在家中，我们
三个人，不论是谁，如果莫名其妙地生
气，或者乱发火，其他人就将他拍下来，
让他好好反省。

我们一致通过。
“拿照相机来”，这渐渐成了我们家

的一句口头禅，它就像消防栓一样，为
我们的生活筑起一道防线。它也一次
次提醒我们自己：生气的时候，你的形
象多么难看；发火的时候，你的言行多
么伤人！

现在，在我们家里，和大多数家庭
一样，照相机更多的是记录我们温馨的
生活场景。

和第二任妻子结婚时，我们参加了一个新
婚旅游团，一辆大客车载着二十多对喜洋洋的
夫妻，一路欢声笑语。

我忽然看见左边前排上的男人脸色有点
不对劲儿，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我预感到
可能要出事，果不其然，就见男人两眼一闭，牙
关一咬，扑通就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他身边的
妻子正眉飞色舞地和别人聊得火热，闻声扭头
一看，顿时呼天抢地：“阿勇，你怎么啦？”

大伙七嘴八舌地问：“车上有没有医生？
谁是医生呀？”

突然，妻子站了起来，向前面挤了上去。
我忙把她的手一拉，低声说：“那么多人，你就
不要去添麻烦了！”

她一笑：“你还不知道呢，我以前学过医。”
我一听愣住了，老婆还学过医？咋没听她说过
哟？

妻子挤了进去，大声道：“让开，我是医生，
快让病人躺下来！”大伙一听都松了口气，说好
了好了，车上总算有个医生。

妻子只瞧了一眼男人，就吩咐两个男士
帮忙，把男人平放到车子的过道上，然后，又让
几个男士抓牢男人的手脚。接着，她两只手就
在男人的衣服里摸了起来，把男人身上的口袋
都掏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抬头一看旁
边呆若木鸡的女人，就向她伸出手：“药呢？拿
来！”女人一怔：“什么药？”妻子说，你老公患有
这种病，身上肯定带有药的。女人茫然地摇
头，只说不知道。妻子就叫她去拿她老公的
包，女人把他们的行李翻了个底，最后从老公
的一个小包里发现了一个黑色小袋。打开一
瞧，里面居然是十几个小药瓶。

女人怔了怔，哇地哭了，又哭又骂：“你
这个骗子，你到底有多少病啊！”妻子说：

“别哭了，快拿过来救命要紧！”

女人就把袋子递过来，那里面红红
绿绿的小药瓶子不下十几个，妻子飞快
地挑出几个药瓶，各倒了几粒药丸出

来，把满满一手心药丸塞进了男人的嘴巴，然后
再往里灌点矿泉水，两根手指捏住下巴一抬，男
人咕咚一声，全咽了进去。

过了约十来分钟，男人完全停止了抽搐，缓
缓睁开了眼睛，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还轻声对
妻子说了句谢谢。妻子这才让人把他扶起，坐
回座位上去。

女人见老公醒来，迫不及待地就骂：“你这
个骗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这种病？”

男人苦笑着摇摇头，没回答。妻子瞪了一
眼女人，正色道：“别说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这种病并不可怕，只要及时吃药，一般都会
没事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作为他的妻子，你一
定要有比男人还大的力气，因为他发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他。还有最重要的
一点，你一定要记得，药放在什么地方。另外，
还要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哪种病吃哪种药，吃多
少分量，也一定要记得住，拿得准，因为他患的
并不止一种病！”

“天啊，我、我咋这么倒霉……”女人听着她
的话，目瞪口呆，最后一把捂住了脸。

妻子回到座位后，我敬佩不已地望着她：
“你真的学过医，怎么现在不干医生啊？”

妻子嘻嘻一笑，拉过我的手，在手掌心写了
几个字。我立刻怔住了，不敢相信地瞪着她。
妻子问：“怎么啦？你不会……”

“咋会呢？”我美滋滋地笑了，把脑袋靠过去
咬着她耳朵道，“你对以前的老公都这样好，对
我还能差得了么？那小子是个笨蛋，这么好的
老婆他不要，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涛 涛 图

半年前，住对门邻居举家迁往广
州，房子被一个黑脸彪形大汉买了
去，不久他们一家就搬进去住了，大
概和以前的邻居太投缘了，这些年来
两家人互相关照，处得和风细雨，冷
不丁换成这么一个陌生的彪形大汉，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他们搬家
那天，他大呼小叫地指挥搬家公司的
情景犹在眼前，后来又通过几次观
察，我便更断定他是一个琐碎、抠门、
粗鲁的男人。

有次，我和他们一前一后地上
楼，我走在前面，听他一直在毫不回
避地大声教训老婆：“告诉你多少次
了，周末不要带儿子去吃什么麦当劳
肯德基，这些东西又贵又没有营养，
想让孩子早早发胖啊？！”

“儿子非要吃嘛……”女主人细
声地分辩着。男人一听，声音立马拔
高了几度：“他要天上的月亮你也
给？他还喜欢玩电脑游戏呢，你也由
着他？！”女主人便不再开口了，一路
听着他们对话上楼，我忍不住对他那

个身材苗条娇弱的老婆产生了同情，
整天跟这么个粗鲁彪悍的男人厮守，
该多么委曲求全啊！

因此，和这个彪悍的邻居，除了
偶然在楼道上狭路相逢时，客气地点
点头，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那个晚上，门铃响了，从猫眼里
一看，竟然是那位彪悍的男邻居！我
不禁有些意外，他家搬来好几个月
了，还从未来往过，他登门干什么？
我甚至还想，难道他知道这些天我老
公出差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犹豫
着，没有把门打开，不料，他却不依不
饶，居然不再按门铃了，直接把门敲
得咚咚响个不停，我只好硬着头皮把
门打开，只见他提着大包小包的食品
蔬菜站在门外，黑着脸，却是一幅并
不打算进门的样子，疑惑中就见他指
着我的门说：“你看上去不是一个粗
心的女人啊，咋把钥匙忘在门上了？”
我这才发现，我的一串钥匙真的还挂
在门锁上，于是不好意思地说，开门
时刚好手机响了，所以忘记了拔下钥

匙，我正想好好谢谢他时，他却说：
“你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啊？换了我
老婆这么粗心，我早教训她了！”说
完，他转身就回自己家了。

唉，这个彪悍的邻居，我居然一
时不好评价他了。

过后不久，我在上班，一个同事
想借我的车开，我把车子钥匙给他，
并说车子就在我家楼下停着，让他自
己去开好了。然而，一个小时后，这
个同事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苦着脸
对我诉说，他在我家楼下遇到一个黑
脸彪形大汉，那大汉见他动我的车
子，就走上来严加盘问，非逼着同事
打电话给我才行，恰巧我那阵子刚换
了手机号码，同事一时想不起来了，
只好在那大汉凌厉的眼神里，灰溜溜
地闪人，最后同事气咻咻地对我说：

“你家那邻居，真是多管闲事！”
我却开心地大笑起来，笑过之

后，我对自己说，看来，我要重新审视
这个彪悍的邻居了，有这么一个彪悍
的邻居，可真省心啊！

我的民工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彭华强

转眼，来美国已经十二年了，一共经历了三次大
选，不过今年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的手里多了一
张神圣的选票。女儿做了一个锦囊，把它放在里面，
天天挂着睡才安心。

那段时间，是女儿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她的偶像
奥巴马在民意中遥遥领先对手麦凯恩。为了说服我
们全家人支持她的偶像，7岁的女儿特意搜集了奥巴
马的各种宣传资料，每天晚餐之后，女儿就开始她的
演说。我和妻子只好苦笑：“但愿大选早日结束，要
不然我们的耳朵迟早都会长茧。”

大选终于来临，4日早上，女儿早早喊醒了我
们。我们驱车来到弗吉尼亚的投票点，在这之前，我
们已经做好了选民登记的一切手续。

人很多，看来今年民众的参政热情也很高。我
们把车泊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在美国，随便插队可
是极不文明的行为。

投票机用一个长帘子遮住，一次只能进去一个
大人，但小孩没有限制。很快就轮到我了，正要前
行，女儿却和一个美国黑人攀谈起来：“叔叔，你打算
支持谁？你一定要支持奥巴马哦。”我把女儿抱了起
来，大步向前走，女儿还在向后大喊：“叔叔，你一定
要支持奥巴马哦！”她清脆的声音在人群中引起了一
阵会心的笑声。

由于在家里进行了无数次演练，女儿对投票过
程早已轻车熟路，她先是仔细核对了候选人的名单，
然后果断地按下选中的人，不到十五秒，投票结束。

我刚走出来，女儿突然朝那个黑人飞速跑去，黑
人使劲吻了她一下，然后扛着她去投票了。一分钟
后，黑人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用不太熟练的汉语
说：“你的女儿很棒，聪明，可爱，我喜欢。”

接下来，就是静候选举结果了。5日中午，美国
有线新闻网第一时间报道了奥巴马赢得大选的消
息，女儿激动得当场大哭起来，她的心情我能理解，
因为，那里面有她沉甸甸的一票啊。

拿照相机来拿照相机来拿照相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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